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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来西亚非华裔华语作为二语学习和三语学习有很大的不同，而这两个群体的界定马来西亚学术界尚未
进行充足的讨论来加以区分。本文旨在重新定义马来西亚非华裔华语“二语学习者”和“三语学习者”，

同时还探讨了马来西亚非华裔群体华语三语习得的挑战，如华语三语习得过程的多样复杂性、语际迁移

的多重性以及三语系统的逆损性等。最后，本文从习得环境、跨语言影响和习得动机等方面对影响汉语

作为三语习得的各种因素进行了考察。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获得学者们的支持，利用本文的分析作

为参考，正确定义自己的目标群体，进而让自己的研究更具有可信度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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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n-Chinese learners of Mandarin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a third language in Malaysia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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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distinguished, and the definition of these two groups has not been much discussed in the aca-
demic world. This paper will redefine who are the non-Chinese learners of Mandarin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as a “third language” in Malaysia. Furthermore, this paper delineates the challenges 
of learning Mandarin as a third language for non-Chinese learners in Malaysia, such as the diver-
sity and complexity of the Mandarin as a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process, the multiplicity of in-
terlingual transfer, and the inverse loss of the trilingual system. Eventually, this paper will ex-
amine various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acquisition of Mandarin as a third language from the aspects 
of acquisition environment, cross-lingual influence, acquisition motivation, etc. The ultimate goal 
of this paper is to gain the support of scholars who will refer to the analysis of this article, properly 
define their target groups, and then make their research more credible and acc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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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众所周知，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化的东南亚国家，除了三大民族即马来族、华族和印族 1 以外，还

有马来西亚土著 2。在此背景下，马来西亚的语言体系也是多语并存的。值得一提的是，马来西亚的教育

体系有着很大的特色即综合国民教育与多元民族母语教育体系并存的特点。换句话说，在马来西亚教育

体系下，小学教育主要包括国民小学(以下简称国小)、华文小学(以下简称华小)和淡米尔小学(以下简称淡

小)等。其中，马来语、淡米尔语以及华语分别被用作基本的教学媒介语。因此，在这多元的语言教育体

系下，数据显示越来越多的非华裔 3 家长将孩子送入华小就读(见图 1)。 
 

 
Figure 1. Proportion of non-Chinese students in Chinese primary schools from 1989 to 
2019 (As cited from Lin and Zhu [1]) 
图 1. 1989~2019 年华小非华裔学生人数占比(转引自林善雯和朱志平[1]) 

Open Access

 

 

1https://www.statistics.gov.my/ (马来西亚统计局)。 
2 在马来西亚联邦宪法条文中，马来西亚土著(土生土长者)包括马来民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如伊班(Iban)、卡达山(Kadazans)、比达友

(Bidayuh)等等。 
3马来西亚非华裔群体包括马来西亚的土著(马来族群和少数民族)和印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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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华小，不管是针对华裔族群还是非华裔族群，均采用华语作为第一语言的教学模式，但是对非

华裔族群而言，他们则是以华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以下简称二语学习者)的身份习得华语。而在国小，

华语则作为一门选修课供非华裔学生学习。其中非华裔族群在本文归为“以华语作为第三语言学习者”(以
下简称三语学习者)的身份习得华语。所谓“三语”是因为马来语为第一语言(简称“一语”)，英语为第

二语言(简称“二语”)，华语因此成为三语。这就出现了“多语合流”的现象即三种或三种以上的语言并

行学习。除了华小和国小，在马来西亚各高等院校也有众多非华裔华语三语学习者。其中全国皆有分校

的玛拉工艺大学，每个学期修读交际华语课程的学生人数超过一万人。面向以上三个不同的华语学习者

群体，很多学者不分各学习者群体内在差异，皆概括马来西亚华语教学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2] [3]。
他们主要是从“教”的角度来进行界定。而提倡将高等院校的华语学习者归为三语学习者的居少数[4] [5]。
对于马来西亚非华裔华语应该归为二语或三语，在马来西亚学术界一直留白，没有进一步的讨论。因此，

本研究将基于马来西亚多民族、多元化的语言背景重新定义马来西亚非华裔华语二语学习和三语学习，

并考察马来西亚非华裔华语二语习得和三语习得之间和习得华语的不同方式等，以期为后来学者正确定

义自己的目标群体提供借鉴与参考。 

2. 相关概念的界定 

2.1. “华语”和“汉语” 

“汉语”是区别于外国语言的汉民族语言。“华语”是东南亚地区华人对“汉语”的另一种称呼[6]。
根据郭熙先生的论述，在马来西亚，华族作为主要族群之一，他们在很多场合都用华语和族群进行沟通，

因此人们常常把华语和华人联系在一起[6]。此外，海外华人仍然保持着华族和中华语言文化特征，并有

意识地把这种族裔归属感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联系在一起。简而言之，除了马来西亚华语特有的“本

土化词汇”[7]如“帕拉刀(马来人用的砍刀)”“报穷(无法偿还债务的法律用词)”等，汉语和华语在本质

上是相同的。 

2.2. 华语作为“第二语言”和“第三语言” 

关于“二语”和“三语”，Van Patten (1986)阐明了二语是掌握了一语之后所学习的所有语言的统称。

随着后来学者们的研究发现，学习者在掌握了二语后再学习三语，三语学习的表现进度并不像习得二语

那样的快速[8]。一些学者通过“大于或等于三”的方式来界定三语，即根据语言学习顺序：母语–二语

–三语(≥3) [9] [10] [11]。鉴于此，在本文中，“二语”指的是学习者习得母语之后，接触并学习的第二

语言或者是与母语一起学习的语言。而对“三语”的界定，即除了学习者的母语和已经掌握的二语之外

目前正在学习的一种语言。而本文中的“二语学习者”指的是在马来西亚华小就读，把华语作为第二语

言的非华裔学习者。“三语学习者”指的是马来西亚非华裔把华语作为三语的学习者。 

2.3. 马来西亚非华裔的“二语习得”和“三语习得” 

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从习得顺序来看，马来西亚华裔学生习得华语即为进行一语习得，而马来西

亚非华裔学生，在习得母语以后紧接着在华小学习华语，那么华语就是作为二语习得。三语习得近年来

在马来西高等院校蓬勃发展，许多大学生在已经掌握母语及二语的情况下选修华语作为三语进行学习。

针对这种情况，一些语言学家曾认为“三语习得”在很大程度上是“二语习得”的“副产品”，并且是

非线性发展的[9]。鉴于此，本文基于马来西亚非华裔华语学习者的背景将“三语习得”的特征归纳为以

下两点：1) 马来西亚非华裔华语学习者的三语习得是非线性动态发展的；2) 马来西亚非华裔华语学习者

的三语习得系统不同于一语习得和二语习得，具有很大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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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来西亚非华裔华语三语习得的挑战 

尽管众多学者认为三语习得是基于二语习得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对于马来西亚非华裔族群

华语三语习得仍存在很多挑战。鉴于此，本小节主要探析了马来西亚非华裔族群华语三语习得面临的挑

战，如华语三语习得过程的多样复杂性、语际迁移的多重性以及华语三语习得系统的逆损性等。 

3.1. 华语三语习得过程的多样复杂性 

由于马来西亚非华裔学生的多语言文化背景，他们的华语三语习得过程是多样并且复杂的。上述所

讲的“习得过程”，在本文中指的是三语之间的习得顺序。结合本文马来西亚非华裔华语学习者的情况，

他们的二语习得和三语习得过程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The process of Malaysian non-Chinese Mandarin as a second language and third language acquisition 
表 1. 马来西亚非华裔华语作为二语习得和三语习得过程 

华语作为二语习得 华语作为三语习得 

母语(马来语)→华语(马来华小生) + 英语 母语(马来语)→英语→华语(马来国小及高等院校生) 

母语→华语(非马来人华小生) + 马来语 + 英语 母语→马来语(非马来人) + 英语→华语(国小及高等院校生) 

 
从表 1 中的四种不同情况的三语习得顺序可以看出三语习得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复杂对华语学

习者的认知和学习效果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和二语习得中的认知规律有很大的差异。比如以非华

裔学生在学习华语之前就已经习得了马来语和英语，具备熟练运用马来语和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他们

的三语习得的挑战将来自马来语、英语双重特征的干扰与影响，进而导致非华裔学生华语习得过程复杂

多变。因为马来西亚非华裔华语三语学习者在习得华语的过程中，可能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内被另一

种语言的学习干扰进而被迫中断，接着，过一段时间后又重新启动三语学习，这必然导致习得华语的效

果收效甚微，学习结果也是差强人意。例如，本文提到的华语二语学习者，他们在华小接触了华语作为

一语的教学模式。六年之后进入中学，有的学生终止了华语的学习，但是到了大学阶段，他们重新启动

学习华语。因此，像这种被打断又重新开始华语作为三语习得的方式，对于学者来说，分析其复杂性也

将是一种很大的挑战。 

3.2. 语言迁移的多重性挑战 

“语言迁移”指的是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已获得的语言知识对正在学习的目的语产生的影响[12] [13]。
而在三语习得过程中，三语学习者将会受到两种语言双重特征的影响。以语言迁移影响为例，正迁移和

负迁移两种情况是二语习得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但是三语迁移的情况更为多重复杂。以马来西亚非华裔

华语学习者为例，他们所面对的挑战很多。如若从马来族群角度来看，母语(马来语)、英语和华语之间的

迁移不单单是“母语→华语”和“英语→华语”的单项正向迁移，也涉及“母语→英语→华语”和“英

语→母语→华语”的复式正向迁移，同时还有可能是华语为起点的影响母语或者英语的单项或复式逆向

迁移等。鉴于此，华语三语迁移的多重性因素对于马来西亚非华裔华语三语学习者来说，习得华语将面

临很大的挑战。此外，由于篇幅所限，语言迁移多重性的影响因素将不在此论述。 

3.3. 华语三语习得系统的逆损性 

何为“逆损”？本文中的“逆损”指的是倒退和减缓。语言系统在习得之余，更重要的是对该系统

的维持[9] [13]。通过分析发现，马来西亚非华裔在三语习得的过程中，他们的第三语言知识和已经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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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语言和第二语言系统之间存在相互干扰关系，从而使得非华裔三语学习者习得华语面临很大的挑

战。由于篇幅所限，本研究主要列出以下三点：1) 学习动机的转变。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个人认知的成熟，

非华裔学生从华小进入中学学习后，一些学生不再继续学习中文，而选择宗教科目从而导致华语水平的

降低。2) 习得语言环境因素。本文的国小三语学习者，在国小以马来语为主要媒介语，同时英语是必修

课的环境里，对于华语三语学习者来说，复杂的语言环境干扰着华语作为三语的习得。3) 多语之间的竞

争[14] [15]。马来西亚非华裔学生除了学习自己的母语(马来语，淡米尔语等)还有第二语言英语以外，学

生还修读了汉语、法语等第三语言。因此，在多语之间的竞争下，马来西亚非华裔华语三语习得效果往

往并不理想，语系之间难以积极协调地发展，进而使得非华裔学习者华语三语习得系统的逆损现象频频

发生，使得他们对华语的学习动机减退，同时华语能力也进步缓慢[15]。 

4. 马来西亚非华裔华语三语习得的影响因素 

基于前文对华语二语习得和三语习得的差异分析，我们知道三语习得涉及到三个语言系统之间的相

互联系和互动。因此，本研究主要从习得环境因素、跨语言影响的因素、动机因素等对华语三语习得的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4.1. 习得环境因素 

根据前面的阐述，马来西亚的国民中学统一使用马来语为教学媒介语，小学则以三大源流马来族、

华族、印族的母语教育形式存在。如下表 2 所示。 
 
Table 2. The language education system for non-Chinese students in Malaysia in 2021 
表 2. 2021 马来西亚非华裔学生语言教育体系 

 小学 中学 高等院校 

华文

学校 
华文国民型小学 

华语(二语) + 马来语 + 英语 
华文国民型中学 

马来语 + 英语 + 华语(二语) 

新纪元大学学院 
(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 

华语(一语) + 马来语 + 英语 

国民

学校 

国民小学 
马来语 + 英语 + 华语(三语) 

(华语作为三语课程仅开放于全

国近两百所学校) 

国民中学 
马来语 + 英语 + 华语(三语) 

(华语作为三语课程仅开放于全

国近两百所学校) 

公立大学 
马来语 + 英语 + 华语(三语) 

 
华文学校的非华裔学生从小学开始就习得华语，二语习得的过程最长。国民学校除了国语和英语，

华语和其他三语一样是选修课，三语习得时间与华文学校有极大差异。马来西亚非华裔学生由于习得华

语教育模式的不同，三语习得的起始时间也形成差异，这使得学习者在进入大专院校之后，华语作为三

语的水平参差不齐，这给华语的教学带来极大难度，进而也影响了非华裔学生华语习得的效果。 

4.2. 跨语言影响的因素 

Cenoz (2000)指出引起跨语言影响的因素很多，其制约因素有：语言距离、语言地位、语言接触的时

间长短、学习者的年龄和语言熟练程度、语言学习的顺序等等[16]。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以“语言距离”

为例，我们知道，汉语属于汉藏语系，马来语属于南岛语系，两种语音系统存在很大的差别，语言距离

很大，所以马来西亚学习者在学习汉语时常用母语来辅助学习和记忆，就容易造成偏误。比如，马来语

中 b [b]、d [d]、g [g]、j [dʒ]为浊音，所以学生在读汉语中的这些音时常常发为浊音，还会将 q [tɕʰ]发成[k]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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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动机因素 

Gardner 和 Lambert (1972)将动机分为“工具型”和“融合型”[18]。“工具型”动机指为达到某一

现实的外在目的如寻找一个好工作等而产生的语言学习驱动力。“融合型”动机指为与目的语群体接触、

交流或融入其群体而对语言学习产生的兴趣和动力。Low (2012)以马来西亚多所公立大学 2534 份华语学

习者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80%的学生学习华语是为了“与说华语的朋友交流”，“找到更好的工作”

等[19]。此外 Low (2021)也指出马来西亚非华裔华语学习者对“工作场所使用的华语”有极高的语言需求，

因为他们认为掌握华语能点亮他们的职业前景[20]。以上调查均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大专院校的学生

选修华语的目的和考量是工具性为先，融合性为后。 

5. 小结 

在马来西亚多语言文化的背景下，非华裔学生华语二语习得和三语习得过程和方式存在很多差异。

本文尝试为马来西亚非华裔二语学习者和三语学习者进行归类并依其实质给予了恰当的界定，并且探究

了马来西亚非华裔华语二语学习者和三语学习者习得华语的不同方式。研究发现，马来西亚非华裔群体

习得三语面临着很多挑战，如华语三语习得过程复杂多样、语际迁移多重性以及三语习得系统的逆损性

等。值得一提的是，习得环境、跨语言影响、动机等因素等对马来西亚非华裔华语三语习得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最后，希望本文的研究对马来西亚甚至其他国家在探讨华语作为二语和三语习得方面有一定的

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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